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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岭南的腹地，有一条温婉绚丽的江，她静
静地流淌在电白的怀抱中，以其独特的韵味诉
说着千年的故事。这条江，叫沙琅江，是电白的
母亲河。

沙琅江，她源自电白北部，带着山涧的清新
与纯真，踏着叮咚的脚步，一路劈谷穿石，勇往
直前，穿越电白各个乡镇，积育沃土万顷，福佑
桑梓。她宛如一条飘逸的绸带，紧紧依偎在电
白这片生机盎然的绿海之中，为这片沃土注入
了无穷的生机与活力。

每当晨曦初露，沙琅江便披上了一层淡淡的
金纱，金色的阳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有
无数的珍珠在跳跃，沙琅江便开始了她新的一
天。两岸的青山绿树，倒映在清澈的江水中，宛
如一幅绝美的画卷。微风吹过，江面上泛起层层
涟漪，那画面生动而富有诗意。此刻，我喜欢独
自漫步在江边，感受那份宁静与美好。江风拂
面，带着几分湿润与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夏日里，沙琅江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
呼朋唤伴，直奔江边的浅水湾。那里的沙滩细
腻柔软，轻抚着脚丫，带来丝丝凉意。孩子们在
水中嬉戏打闹，浪花飞溅，笑声与欢呼声交织在
一起，将夏日的炎热融化在这片欢乐的江河
中。夕阳西下，天边染上了如血的红霞，孩子们
意犹未尽，不舍这份来自沙琅江的清凉与欢乐。

夜幕降临，沙琅江便变得格外宁静而神
秘。此时，我喜欢坐在江边，仰望星空，聆听江
水的低吟浅唱。那一刻，我仿佛与沙琅江融为
一体，感受到了她的脉搏与呼吸。

沙琅江，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承载
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她见证了电白这片土地的
沧桑巨变与岁月流转，也见证了无数英雄儿女
的悲欢离合。在江边，我仿佛听到了千百年来
疍民的渔歌，见到了两岸民众生活日新月异的
巨大变化。

沙琅江，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缓缓
铺展，诉说着岁月的更迭与变迁。无数的父辈
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他们的汗水与泪水都
融入了这条江中。她如同一位坚强的母亲，用
她那宽大而有力的臂弯，和甘甜的乳汁无私地
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她哺育了闻名
遐迩的水东芥菜，滋养着华南地区知名的连片
荔枝林，还孕育了有着 1500多年历史的沉香文
化，为两岸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希望与憧憬。

琅江岸畔，历史的车轮在这里留下了深刻
的印记。这里有独特的年例，有三月三民俗活
动，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善良朴实，勤劳勇敢，
展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情。

这里，交通便利，道通途畅，拥有汕湛、沈
海、包茂等多条高速公路以及国道和高铁等交
通干线与沙琅江纵横交错，形成交通纽带，带动
地方产业发展。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沙琅江将继续
奔放在电白的怀抱中，流淌在电白民众的心中，
为这片土地承载更多的记忆与情感。

沙琅江，你是电白人们心中永远的画卷，你
的美丽与深情将永远镌刻在电白人们的心中。

沙琅江，缓缓流淌……

沙琅江，缓缓流淌
□梁少波

六月的家乡呈现出一派忙
碌的景象，乡民们除了起早摸黑
到自家果园采摘荔枝送到收购
点之外，还要兼顾打理沿河两岸
沙地上的花生、玉米、番薯，在历
经四个多月的生长之后，这些农
作物也到收获季节了。当两者
叠加，大家都恨不得变成哪吒，
长出三头六臂来。

原本荔枝采摘工作已把人
们累得够呛，更令乡民们措手不
及的是，今年台风“蝴蝶”掠过高
州，给家乡带来了持续的强降
雨。望着迅猛上涨的河水气势
汹汹地淹没了草原，而且直逼两
岸的农作物，乡民们心急如焚。
这些农作物可是他们劳作了大
半年的心血呢。任其被河水吞
噬，他们可真舍不得！

在乡民们眼中，这些农作物
宝贝得很——花生用来榨油，可
以满足一年的需求；玉米拿来喂
家禽，那是它们大半年的口粮；番
薯用来售卖，可以补贴家用。那
天下午，当乡民们一看到河水即
将爬上地面的时候，立马知会左
邻右舍拿起工具披上雨衣冒着大

雨便往地里冲。一场轰轰烈烈的
抢收活动便在家乡展开了。

大家在库区生活了几十年，
早已熟悉河水的脾性：当水涨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要是再不
行动，那绝对是淹你作物没商量
的。因为玉米地最接近河床，所
以，乡民们先抢收玉米。雨水疯
狂地敲打着万物，在大地上回旋
着急促的撞击声。雨水早已迷蒙
了人们的双眼，大家用手抹一抹，
便在地里忙开了，比人头还高的
玉米秆在疯狂地晃动着，那是乡
民在掰玉米，为了防止漏收，他们
每掰完一株便拦腰折断一株，不
一会儿，玉米地便变得凌乱不堪
了。雨，一直下；乡民们一直
掰。一担又一担金黄的玉米被
挑上大路。天，慢慢暗了下来。
地里的玉米也最终被乡民们担
回家中。可这只是完成了抢收
的一部分，重头戏还在后头呢。

那夜，雨水没有丝毫减弱的
迹象。我对家人说，刚才掰玉米
时我留意了一下，河水离岸上沙
地约摸还有一米高的水位，大家
都说即使彻夜下雨，天亮时应该

还不会漫到地面。可是，我们还
是低估了河水上涨的速度。第
二天凌晨 5 点，河岸便传来了一
阵阵嘈杂声，那是早起的乡民去
抢收了。我睁开迷蒙的双眼走
到窗台往外面一看，天哪，一夜
之间，河水涨了一米有余！昨晚
收获完的玉米秆已被水没过，花
生地和番薯地都入了一尺水。
所幸的是，雨停了。简单洗漱之
后，我和家人也迅速加入了抢收
的队伍。尽管周身酸疼，肩膀发
麻，但此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
了。老爸说，如果我们干活的速
度比河水上涨的速度快，便有机
会“颗粒归仓”。

看看地里的乡民，加入抢收
队伍的阵营更庞大了，竟然还有
几个年逾七旬的老汉老妇。我
想，他们也是想来为子女们减轻
一点负担的吧。根据李叔的建
议，拔花生的时候要连苗拔起，方
便后续运输，而对待番薯的策略
则是“摸”——只要番薯不要藤。
大家在各自的地里忙活着，很快，
各自的地头便堆起了一堆堆的花
生苗。“达达”的轰鸣声响起，村里

的几个渔夫开着渔排来帮大家运
送花生苗了。按照顺序，一家又
一家的花生苗被运送到离家最近
的路口。水位继续上涨着。快，
一定得快。水太深的话，后面的
抢收工作就更难了。

拔完了花生，剩下的便是
“摸”番薯了。李叔给大家做了
示范，说，这是他昨天晚上睡觉
时想到的最快捷的方法。大家
一试，果然如是！用手指代替锄
头，最大的优点是灵活，最大的
缺点是手指与泥土摩擦久了会
疼痛。随着一条条番薯“跃”出
水面进入竹篮，大家的手指在迅
速地适应着，疼痛感自然被晾在
一边了……傍晚时分，抢收工作
基本结束。想想，真是有点不可
思议，平时要几天才能够干完的
活儿，想不到现在只用了一天半
便完成了。

我望着还在上涨的略显浑
浊的河水，想着乡民们拼命抢收
时的情景，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河边人家，真心不易；即使不易，
人们也会想办法熬过去；他们是
生活的强者。

抢收记 □梁郁强

诗诗人人

挽扶着
那些悲伤的文字
一起回家

伤伤疤疤
给生命
装上了一只罗盘

钉子钉子

不能拔出来
就让它
成为
自己的一根骨头

盆盆景景

被剃度后
没有一棵得道成仙
都在苦苦挣扎
还俗

时间时间

一把利割
一头是生
一头是死
在拉扯中

纷纷扬扬的
都是梦的碎屑

生活生活

如果每一个日子
都是一壁悬崖
那就让自己
活成
一道瀑布

现现实实

桃花是一朵灿烂绽放的笑容
桃核却是一颗刻满皱纹的心

花花瓶瓶
桌面上
一个空花瓶
一束阳光投进来
让它瞬间怀孕了

春风春风

一件多好的衣裳
一颗岩石
已把它折叠起来
藏好

招招牌风波牌风波

抽开红蓝黑
这个天空
你还能看到一道彩虹吗

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

请不要打扰
这个
最后的隐者

禅院禅院里的一只鸟里的一只鸟

夜晚
枕着佛号安眠
白天
外出觅回虫儿
投喂孩子

这只鸟的天空
广阔而平静

沙尘暴突袭海南沙尘暴突袭海南

这个世界
该来的
还是要来

活在当下（组诗）

□庄家银

故乡的母亲河有个朴素的名字
——杨桥坑。她像一条绿色的绸带，
蜿蜒缠绕在青山碧野之间。每当春
水初涨，她便舒展腰肢，将两岸的草
木都浸润得油亮亮的；待到秋深水
瘦，她又如羞涩的少女，在卵石间轻
盈跳跃。这条河，是我童年最温柔的
摇篮。

记忆中的母亲河美得令人心
醉。河滩上的沙粒被阳光打磨得金
黄，赤脚踩上去，细碎的暖意便从脚
底一直蔓延到心底。河水清澈得能
数清河底的鹅卵石，偶尔游过一尾小
鱼，便在水面划出银亮的弧线。岸边
的芦苇丛是天然的屏风，风过时沙沙
作响，像是在演奏一支永不完结的田
园曲。这里栖息着翠鸟、蜻蜓，还有
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它们都是我们最
忠实的玩伴。

那时的日子清贫，却因这条河的
馈赠而丰盈。我们这群野孩子，像一
群不知疲倦的麻雀，整日在河滩上扑
腾。摸鱼虾、打水漂、挖沙洞，最简单
的游戏也能玩出百般花样。而最让
我们着迷的，莫过于垒沙塔比赛了。
这游戏不知是谁发明的，却像河边的
蒲公英种子，在我们之间自然地传播
开来。

垒沙塔是门精细活计。先要选
取水沙相宜的浅滩，太干则沙粒离
散，太湿又难以塑形。我们常为争夺
最佳位置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总由年
长的孩子来主持公道。比赛开始前，
大家会像出征的将士般郑重其事地
蹲下，将衣袖挽到手肘，露出晒得黝
黑的胳膊。被推举为“指挥官”的孩
子会背着手巡视，那模样活像检阅军
队的小将军。

“开始！”随着一声令下，十几双

小手同时没入水中。清凉的河水漫
过手腕，细沙从指缝间溜走的感觉，
像握住了一把流动的月光。我们小
心地捧起一掬湿沙，提到约莫五公分
的高度，然后微微分开手指。沙粒便
顺着水流缓缓坠落，在河滩上堆出小
小的尖顶。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
——呼吸要轻，手腕要稳，连眨眼都
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辛苦垒起的
沙塔就会轰然崩塌。

阳光将我们的影子投在河面上，
与摇曳的水草交织成奇妙的图案。偶
尔有鱼儿跃出水面，溅起的水珠落在
沙塔上，惹来一阵惊呼。年纪小的孩
子常忍不住偷看别人的进度，这一分
神，自己的沙塔就矮了半截。而老练
的“沙塔匠”懂得调节沙流的节奏，时急
时缓，让塔身呈现出优美的螺旋纹路。

“阿明的塔要倒啦！”随着这声呼
喊，一座摇摇欲坠的沙塔果然化作一
滩软泥。失败的孩子也不恼，反而咯
咯笑着在沙滩上打滚。渐渐地，沙塔
们像被施了魔法般接连瘫软，最后屹
立不倒的便是胜者。新晋的“指挥
官”会神气地背着手，学着大人的腔
调宣布：“输的人要晒五分钟太阳！”
其实所谓的惩罚，不过是躺在暖烘烘
的沙滩上数云朵罢了。

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倒塌的沙塔
多像我们转瞬即逝的童年。可母亲
河记得每一个孩子的笑脸，记得每座
沙塔的形状，记得阳光穿过水滴时折
射出的彩虹。有时在梦中，我仍能听
见河水潺潺，看见一群赤脚的孩子在
沙滩上追逐，他们垒起的沙塔倒映在
水里，仿佛要一直通向云端的仙境。

沙塔记趣
□李坤鸿

夕阳给云山村的乡道镀上一层柔和
的余晖，翠翠跟在父亲身后，小嘴嘟囔，
脚步拖沓，心里那点不情愿像颗小石子
硌着。村委会那扇略显陈旧的木门近在
眼前，父亲宽厚的背影走得异常坚决。

“爸，”翠翠终于忍不住再次开口，声
音带着恳求，“就一颗荔枝啊，王晚叔家树
上挂满了果子，少一颗他又不会知道！你
这十块钱省下来，够给妈买两贴膏药了！
没人看见，我们自己不说，不就没事了
吗？”她总觉得父亲太死板，简直迂腐。

父亲脚步顿了顿，缓缓转过身。夕
照勾勒着他脸上深深的皱纹，那双常年
与土地打交道而变得粗糙的手，紧紧捏
着一个旧旧的黑色塑料袋，里面分明是
十块崭新的人民币。他看着女儿年轻
却因不平而有些涨红的脸，眼神里没有
责备，只有一种难以撼动的平静。

“翠翠，”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清晰，
像村口那棵老榕树落下的叶子，“看得
见看不见，荔枝掉了是实情；王晚知道
不知道，该是他家的果子还是他家
的。”他指了指墙上用红漆描过的《村规
民约》，这规矩“白纸黑字写着‘损毁（含
意外损坏）他人水果苗木，照价赔偿，另
罚十元’。它立在那儿，不是等着人来

挑三拣四、讨价还价用的。它就该是村
里的理儿，是咱心里的秤。”

他目光越过女儿，望向远处那片被
夕阳染红的荔枝林：“今天觉得一颗荔
枝小事，没人看见就不认；明天是不是
摘一把没人看见也不用认？后天地里
的菜被踩了，是不是也都可以说一声

‘不小心’就完了？规矩要是成了摆设，
没了公信，那村里还能有太平日子？你
王晚叔宽厚不计较，那是他仁义；咱该
守的规矩没守，那叫咱没理。”

翠翠愣住了。父亲这番朴实得几乎
没有修饰的话，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投入她
心里，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开去。她一直
以为父亲固执不通情理，是小题大做，却
没看到这“小题”背后撑着的，是让整个云
山村安宁运行了几十年的无形脊梁。

父亲不再多言，推开村委会的门走
了进去。翠翠踌躇片刻，也跟了进去。
父亲当着会计的面，把十元钱仔细地放
在桌上，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打
药水，风一刮，晃了王晚兄弟家树一下，
落了颗荔枝，认罚。”

会计看着那十块钱，又看看这对父
女，眼里闪过一丝惊讶和赞许。云山村
不大，这事儿转瞬就能传开。

当晚，翠翠刚回到家，院门就被敲
响了。门外站着王晚，手里还提着一个
网兜，里面是满满一兜又大又红的鲜荔
枝，晶莹剔透。

“老张哥啊！”王民声音洪亮，透着
庄稼汉的爽朗，“你这人也忒实在了！
一颗掉地的烂荔枝，多大点子事？罚啥
款嘛！会计告诉我了，我一听，心里都
替你硌得慌！村规是村规，人情是人情
嘛！来来来，家里荔枝熟了，尝尝鲜！”

父亲连忙摆手：“老王兄弟，罚款该
交，这荔枝我更不能……”

“哎，老哥你这就外道了！”王晚不由
分说把荔枝塞到翠翠手里，“这荔枝你不
收，就是还在意那点小事！咱两家地挨
着地住挨着住，一颗果子算个啥？果子
烂在地上才真可惜哩！规矩该有，但人
总不能冷冰冰地光讲规矩不是？你们交
罚款那叫讲究，我送荔枝是我乐意！”

王晚又笑着看向翠翠：“翠丫头以
后打药水可得看仔细点风向咯！不过
这荔枝甜，尝尝！”

王晚放下荔枝，爽朗地笑着告辞了。
翠翠捧着那兜沉甸甸、带着清香的

荔枝，望着王晚叔宽厚的背影，又看看院
里挂着汗巾，正默默抽着水烟的父亲。

她的眼眶突然有些发热。父亲那一丝不
苟的“小题大做”，换来的是王晚叔沉甸
甸的情意。村规冷峻的条文背后，人与
人之间温暖的联结和相互的敬重，如同
那成熟的荔枝一般饱满而香甜。

几天后，父亲用那十块钱“罚款”换
来的正规收据，悄悄从镇上的集市买回
来一棵小小的、生机勃勃的荔枝苗。他
栽在了自家靠近王晚家地头的空地
上。翠翠在旁边帮忙填土、浇水。

夕阳又一次把父女俩的身影拉得
很长，映在那棵嫩绿的幼苗上。那幼苗
扎根在写着严厉罚款条款的土地上，却
也沐着邻里之间和煦的阳光。老张知
道，这棵苗长出的不仅仅是荔枝，更是
对规则的敬畏、诚信的重量，以及那份
由“小题大做”催生出的、弥足珍贵的情
谊。风吹过荔枝林，树叶沙沙作响，仿
佛也在低语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规则是
骨，人情是血，有骨有血，这片乡土才能
枝繁叶茂，代代安宁。翠翠浇水的手更
轻、更稳了，心中那点“硌”早已化为无
形。她明白，父亲守护的，不只是一颗
荔枝的价值，而是整个村庄赖以生存的
基石。这颗荔枝的“小题”，终究在人心
田里种下了一片绿荫。

一颗荔枝 □叶进雄

小小说

路过临街的水果店，在垒得像
小山坡一样高的红荔旁，有一抹不起
眼的嫩黄，仔细一看，竟是我心心念
念的黄皮。往年，黄皮得要等到荔枝
退场了才上市，今年，许是顾念人们
吃多了荔枝，要换换口味，竟悄然提
前上市了。

相比火得大红大紫的荔枝，黄皮
低调得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
闺秀。黄皮皮薄易损，保质期短，不
宜长途运输，一般在本地销售，远一
点的，也是在本省范围内。我有些北
方朋友就没听说过黄皮，长什么样子
的也不知道，更不用说尝鲜了。

黄皮的种植是属于粗放型的，不
需要精细的管理。开春的时候，在黄
皮树下随意埋一圈农家肥，待到三
月，枝头上便爆满了米粒一样的乳白
色小花，密密麻麻的，热闹得很。谷
雨前后，黄皮果便迫不及待地探出鹅
黄的小脑瓜，摇摇晃晃地舒展着腰
身，长着长着，便成了一颗颗长卵形
的翡翠了。夏至前后，换上黄袍的翡
翠变成了黄宝石，亮得浓稠、扎眼，让
人垂涎欲滴，口舌生津。

黄皮果如指头般大小，果皮上有
一层小绒毛，手感粗糙。黄皮的品种
不同，其形状也各不相同。有呈鸡心
状的鸡心黄皮，个头最大，厚实，果皮
为褐黄色或金黄色，果肉呈蜡黄或乳
白，味甜微酸。也有圆头的黄皮，味
道最好，但娇皮嫩肉，雨水一沾，果皮
就绽开了。圆头黄皮最得小孩子的
喜爱，却因容易爆裂，不便于运输，果
农嫌弃得很。还有鸡子黄皮，味道也
好，甜酸适度，香味较为浓郁。近些
年来，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培植出
了无核黄皮，省去吐核之劳，但黄皮
少了籽，犹如平湖少了岛屿，夜空少
了星月，感觉始终差点意思。

黄皮有“果中之宝”的美誉。荔

枝性热，多吃容易燥热上火；龙眼性
寒，多吃损脾胃，导致消化不良。而
黄皮是可以任意贪嘴的。黄皮性微
温，可行气、消食，可做成果脯、蜜饯、
清凉饮品。黄皮膏是我尤为喜爱
的。把黄皮清洗干净，挤出籽，放到
锅里，加上适量的精盐和黄冰糖，搅
拌均匀后细火慢熬，至果肉糜烂，散
发焦甜的香气。这是一个浓缩升华
的过程。锻造结晶，要经过细致的打
磨，黄皮膏是这样，语言是这样，艺术
亦是如此。

近几年来，各种果茶饮品盛行:
白桃乌龙茶、百香果蜂蜜茶、杨梅荔
枝茶、香橙冷泡茶等多不胜数。前些
日子，时有咳嗽，朋友送来一杯茶
饮。喝了一口，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
觉，一看，杯中沉淀着几瓣黄褐色的
果子皮和几颗翠绿色的果核，竟是老
友般的黄皮。黄皮有消食化痰、缓和
喉部不适的功效。黄皮与柠檬相结
合，既发挥黄皮的药性，又增添了柠
檬的清爽香气，可谓一举两得。喝了
几次黄皮柠檬茶后，喉疾竟痊愈了。
这样一来，又记住了黄皮的好了。

记得有一年到广西恭城访友，餐
桌上摆了一道黄皮鸡汤。主人家介
绍，鸡是农家自养的走地鸡，黄皮是
院子里果树上现摘的，食材主打一个
新鲜。小母鸡加入生姜炖成清汤，将
黄皮去皮去核，加入汤中微煮，出锅
前加一小勺白砂糖。清汤入口，甘甜
爽利，余味绕舌。在黄皮鸡汤氤氲的
雾气中，我仿佛看见家乡的山头上一
枝枝乳白色的小米花，开在春天的暖
阳里，正散发着淡淡的青草味。

黄皮果香滋味长
□石雪萍

如果
还有长安
还有李白
还有杜牧

让他们吃一颗茂名荔枝
云就不想衣裳
花也不会想容

深宫里的贵妃
更不会翘首以盼
长安城外
得得的马蹄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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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想起唐朝唐朝

□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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